
GDP：“慢下来”的张弛之道 

“在全世界，人们都叫我 GDP，我的英文全名是 Gross Domestic 

Products，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我是一把尺子，衡量着所有国家

与地区的经济表现。我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

阱。我反映经济增长率，但并不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不计算经济

增长背后的各种成本。”以上是 GDP 先生的自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漂亮的 GDP 数字下暗藏陷阱，但是一

些地方仍然形成了强烈的“GDP 崇拜”。这是因为按照传统的政绩

评价体系，GDP 数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方官员的政绩得分。 

目前，GDP 色彩正在逐渐被淡化。根据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

披露的目标，未来五年内，全省 GDP 年均增长 8％以上。这个数字

略高于全国预期目标，低于国内很多省份的预期目标，也比广东“十

一五”规划设定的 9％增速有了明显下调。 

GDP 增速“慢下来”，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意？ 

慢，不是退步 

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十

二五’期间，东莞 GDP 的年均增幅将定为 8％。”日前，东莞市委

书记刘志庚的话，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想。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东莞就像一列高速奔跑的列车，保持着 GDP

年均增长 18％的速度。当列车遭遇“金融危机”后，速度开始减慢。

2009 年，东莞经济经历了 GDP 增长 5.3％的低位运行。2010 年，东

莞的 GDP 增速恢复到 10.3％。 

金融危机这两年，是东莞改革开放以来 GDP 增幅最慢的两年。

面对压力，刘志庚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

已经奔跑 30 年了，你不放缓速度好好检修一下，给它加油，以后怎

么来继续加快发展？”东莞主政者的言语之中，向外界传递出一个

信号，即东莞逐步淡化 GDP，更加注重结构是否得到调整，经济质

量是否得到提升。 

与东莞一墙之隔的深圳，也开始重新审视“深圳速度”。深圳

市市长许勤坦言，前 30 年，“深圳速度”名扬全国，创造了年均

GDP 增长速度 25.8％的奇迹。但现在土地、资源、环境已经严重制

约深圳发展，必须主动转变发展方式，变“深圳速度”为“深圳质

量”。不仅要看 GDP 总量和增速，更要制订考核指标，比如单位面

积产出、单位 GDP 能耗。 

多年的头号经济大省广东，开始以更加科学理性的眼光看待

GDP。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此前就坦言，“我不

太看重 GDP 数据。把精力花在调结构上、花在转型升级上，现在数

据不好看，将来数据会好看。” 



实际上，即使按照 8％的增速计算，5 年后广东的经济总量也将

达到 6.46 万亿元。“现在广东最大的任务不是经济增长要有多快，

而是增长的质量和未来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有专家表示。 

而经济增速的下调，并不意味着退步或是停滞不前，而是给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留出空间。从长远看，暂时的“稍慢”是为了将来

的“更好”和“更快”。 

慢，要忍住阵痛 

GDP 放慢脚步，为经济转型留出了空间。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不转不行。面对国内百舸争

流的竞争态势，我们慢转也不行。面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我们盲目转更不行。”2010 年 5 月 20 日，汪洋在《人民日

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汪洋举例道，

一个小池塘换一次水，可能只要几小时；一个大水库换一次水，可

能就要十天半个月。广东是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不亚于一个巨型

“水库”，并且处于全国这个特大“水库群”的重要位置，牵一发

而动全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转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在长期艰巨的转型当中，各地政府更要忍受住 GDP 减速的阵痛。

这是因为结构调整有自身的规律，有周期。汪洋说道：“比如科技



投入，技术转让，这个增加并不可能反映在近期增长上，技术变成

产业，变成产品销到市场上，打开销路有个过程。所以结构调整不

一定马上见效，有的可能是明年见效，后年逐步见效，甚至于是五

年十年以后才见效。” 

以东莞为例，目前正经历着转型的阵痛。东莞市财政局预算科

副科长李树峰对比道，东莞市 2008 年财政收入增长 12％，2009 年

增长 10％，2010 年财政收入的预算目标是增长 6％。“这个数字有

两重含义：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体现，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体

现。” 

此外，地方政府还要防止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作政绩工程，

不切实际地一哄而上，搞一刀切、照搬照抄。汪洋表示，如果不具

备资源禀赋和经济技术条件的地区，无视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外部

约束，出于政绩冲动奉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错误理念，盲目搞所谓转型升级，必将导致想吃“馅饼”，却掉

进了“陷阱”的危险。 

选择“长痛”还是“短痛”，选择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选

择 GDP 政绩还是科学发展，这考验着地方领导的政绩观、眼光和魄

力。 

慢，是要科学发展 



“十二五”期间，让 GDP 增速放缓，让地方政府缓解做大 GDP

的冲动，也是为了让广东科学发展、更加有质量地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发展

节奏。在 2010 年的广州“两会”上，发生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对话。

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乎意料地提出了 GDP 增长 10％的预期目

标。“目标定得低，不利于广州的发展。” 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直言，广州会因此被天津、深圳等城市超越，丧失全国第三城地

位。 

“为了迎接亚运盛会，广州有三大任务：一是对空气的整治，

这一整治还包含了结构调整，200 多家达不到环保要求的企业都要

停产。二是要对珠江进行整治等。三是人居环境整治。”广东省委

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回应道。而整治的背后，关键是经济发

展方向的转向。“我们提出 10％，就是给这些整治留有余地。”张

广宁表示，“我们宁可把速度放慢一点，也要完成任务。” 

汪洋曾表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经济工作的“头号

工程”，要集中力量打好这场“硬仗”。“我们不片面地追求 GDP，

如果真的是速度低一些，把结构调整过来了，就是别人超过我们了，

但是我们有发展的后劲也是值得安慰的。” 

以新兴产业为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

程。与传统发展模式“大干快上”“捡到篮里都是菜”不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场“不同的竞赛”，固然要看谁搞得“快”，

但更重要的是看谁选择得“准”，发展得“好”，有效益、可持续。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星星之火”，自然

在现阶段比不了早已燎原的传统产业。不仅如此，许多时候还需要

政府给予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如果地方政府过度追求 GDP 一时

的数字增长，反而会压抑住新兴产业发展的冲动。 

慢，要告别“GDP 崇拜” 

“十二五”期间，对于各地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当地官员能

否告别“经济增长的急躁症”，静下心来调结构、转方式，而不是

单纯追求 GDP 数据的漂亮。 

对于 GDP 增长，汪洋曾有过一段精彩而科学的论述。“我们有

的 GDP 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而是浪费了社会财

富。”汪洋谈道，“比如讲，建大桥，这是 GDP，让大桥塌了、拆

了又是 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 GDP。这样干了三次 GDP，浪费了大

量的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 

然而，政绩考核就像一根指挥棒，决定着地方政府的未来政策

走向。张广宁表示，如果政绩考核还是“唯 GDP 论英雄”，那么地

方政府表面上会把转方式捧得很高，实际上仍可能紧盯速度，看重

规模。 



粤北山区一位县长告诉记者，该县为生态县，从上级政府对该

县的考核指标来看，总分是 130 分，其中经济发展占了 55 分，生态

环境、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则各占 25 分。GDP 发展速度、工业增加

值发展速度等，都成为考核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原有的考

核机制不改变，基层官员就不得不把 GDP 作为首要的追求。” 

汪洋透露，为解决转变发展方式的机制问题，广东会在干部考

核上做出重大改变。在新的考核办法中，经济增长的指标只占整个

考核指标的不到 30％，而且不同地方不一样，将会区分优先发展区、

重点发展区、生态发展区，其中最高不超过 30％。 

降低 GDP 考核比重，才能从根本上倒逼干部转变观念和发展方

式，才能让他们真正告别“GDP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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